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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四和 （1902-1983），男，字灿庭，潜山
五庙乡人。黄梅戏、高腔、弹腔艺人，黄梅戏

《女驸马》的母本《双救举》传承人。左四和出
身于民间戏曲世家，祖父左凤昌是晚清监生，
擅唱高腔、弹腔，父亲左与贵是高腔、弹腔和
黄梅戏艺人。

左四和读过6年私塾，14岁入良友班从张廷
翰学艺，工旦行。18岁开始“跑红”，为该班名
角。民国16年（1927）随班巡回演出于潜山、太
湖、岳西等地，此间，曾入怀宁县夏偏头黄梅戏
班 串 演 。 民 国 36 年 冬 —— 民 国 37 年
（1947-1948）参加家乡解放宣传活动，演唱黄梅
戏传统剧目和《南泥湾》等歌曲、歌剧。1952年
2 月参加县戏剧会演，演出高腔剧目 《长坂坡》
获好评。1957年——1958年在安庆地区黄梅戏剧
团工作。晚年多以教戏为主，辅导民间剧团。

左四和集黄梅戏、高腔、弹腔3个剧种于一
身，融会贯通，将弹腔、高腔传统剧目移植成黄
梅戏，丰富了黄梅戏剧目，如《双丝带》《双插
柳》《龙凤配》《刘子英打虎》等，口述弹腔剧目

《双救举》，后由王兆乾改编为黄梅戏 《女驸
马》，再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改编并拍成戏曲艺
术影片。

王兆乾 （1928-2006），男，山东临沂人，
1928年4月生于济南市，本名济生，字兆乾。中
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王兆乾是一
位享有“国”字号的专家大咖，左四和只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他们为何有了交集呢？说
来话长，但首先必须简要了解一下左老家乡的区
划演变轨迹及相关戏剧的流行状况。

五庙乡，清代属潜山的清照乡。在当时，水
吼、五庙、菖蒲、柳畈、田头、岩河、五河等地
都属潜山清照乡。尽管后来区划调整，变成了两
个县域，但是历史沉淀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
寄托的介体一般很难在短期内产生差别。田头、
柳畈、岩河人多唱高腔，菖蒲人喜唱弹腔。左老
祖孙三代都是文化人，在当时的一个乡内有这样
的氛围，能擅唱弹腔、高腔也就不奇怪了。

后来，黄梅戏传到了五庙，左老成了五庙黄
梅戏的领军人物，这与他参加著名的张廷翰良友
班跑“红”有关。

左四和，家乡人尊称“四和老”。因为弟兄四
人，他排行老末，故称之。左老早期在外闯荡，同
行当事人渐渐故去，本人只顾唱戏、教戏，不善自
矜，故其叱咤戏界的传奇故事留传较少。

现在全乡人都记得的一个故事是：晚年的四
和老，被亲戚接去住几天。晚上，他因陋就简，
发挥专长，安排亲戚找来木制洗脸架子，将瓷脸
盆倒放，旁边支个竹筒子或葫芦瓢，一个当锣，
一个作鼓，两只手用竹筷有节奏地分别敲打独自
开唱起来。开场时，唱的是黄梅戏折子戏，如

《小辞店》《山伯访友》等，后来唱的是大戏（乡
下人叫整本戏），如 《告曹》 等，有时也唱高
腔、弹腔。在那文娱生活极为匮乏的年代，瓷脸

盆声就是号角，竹
筒声就是战鼓，很
快引来了屋场的左
邻右舍。听戏的多
是中老年人，里三
层外三层正襟危坐
着，倾听左老如痴
如醉地吟唱。对于
熟悉的词调，他们
也托腔应和，一时
抑扬顿挫、和谐有
序，这哪是唱戏听
戏，分明是布道传
经啊！

左老与王老是

如何相识的呢？
1947年，年仅19岁的贵阳师范学院学生王兆

乾辗转数千里，投奔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并在三
纵文工队当了音乐教员。9月，王兆乾与剧作家
胡奇、画家关夫生奉命到潜山的水吼、佛太、五
庙一带开展土改工作。其时，农民发动起来了，
分到了田地，大家在祠堂唱戏庆贺土地改革的胜
利。在这里，王兆乾认识了左四和，见识了黄梅
调（戏），并为左四和清唱《闹五更》记了谱。

1957 年，恰逢安庆地区成立黄梅戏剧团，
王老奉命到黄梅戏流行地区 13 县 （安庆地区及
江南） 抽调演员。在抽调过程中，王老建议吸
纳一些民间老艺人到“地黄”协助工作。随
之，左老顺利进入“地黄”，担任唱腔辅导老
师。1958 年，左老因历史原因离开了“地黄”。
临走时，将自己珍藏的手抄本送给了王老，里
面记录的是弹腔剧目 《双救举》《双插柳》《刘
子英打虎》。

从年龄上看，左老与王老相差 26 岁，属于
忘年交；从职业属性看，虽都是从艺之人，但
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从
身份上看，一个是吃“皇粮”的国家人，一个
是从田地里刨食吃的农民。总之，差别还是很
大的。然而，客观的现实是，这两个人的机缘
巧合共同成就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左
老为什么单单将自己心爱的手抄孤本赠给王老
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从王老的相关回忆录中
能找到答案。那是1947 年11月的一个寒夜，王
老用“祠堂里的笑声”为题，花了较长篇幅回
忆了他与左老的首次相见：“一个男旦用本嗓大
段地唱着，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静静地聆听
着。农会主席介绍说，唱戏的组织者左四和是
左家湾村的民选村主任。过了一会，左四和来
了，鼻子抹着白铅粉，个子不高，约莫三十开
外年纪，额头有点败顶。我从他手上接过一个
毛笔写的戏本翻看，字写得倒有板有眼，颇为
流畅，还有朱笔圈点。我问，‘这是你抄的’？
左四和‘嗯’了一声说，写得不好，五庙往日
兴唱灯戏，唱黄梅，也唱弹腔和曲子。左四和
唱了几段小调，我记了一段 《闹五更》。看夜
色已晚，他们还要赶回去，就说：‘下次到左
湾找你。’便和左四和道别了。”

“1957 年，我参与筹备安庆地区黄梅剧团。

为了使这个团兼收各地声腔之长，建议聘请老艺
人。一时左四和等知名艺人荟萃一堂，我为他们
录音，与他们交谈，忙得浑身是劲，对于左老，
更有一番情谊，那是当年的鱼水情谊。但是，我
真傻，竟没有请他到我家吃上一顿饭，喝上一杯
酒，叙叙我们的当初。一天，左四和交给我一个
手抄本，这是五庙“良友”灯会班的藏本，一个
孤本，是他用毛笔抄写的。抄本收集的是黄梅调
三十六本以外的三个剧目：《双救举》《双插柳》

《刘子英打虎》。接过这字字凝集着左老心血的抄
本，我深深感到这是一种信赖，一种愿把毕生积
累奉献出来的老艺人的信赖！”

我们从王老这段发自肺腑、感情真挚的大段
独白中，不难看出两位忘年交的艺术天才的惺惺
相惜，他们相识、相知、心心相印、互相信赖，
并且是历经战火淬炼的信赖！如此至情至性，你
说，左老的抄本还能给谁呢？他俩分明演绎了一
场新社会的“托孤”剧目。

王老也确实没有辜负左老的信任和希望。
1958年5月，王老利用去岳西帮助建立高腔

剧团的余暇，花了仅半个月的时间，对 《双救
举》进行了改编，定名《女驸马》。1959年，王
老又将弹腔《刘子英打虎》《双插柳》改成黄梅
戏，名为《赵桂英》，由安庆地黄演出，并参加
安徽省戏曲调演，首演于合肥市新落成的江淮大
戏院。

这3个抄本，王兆乾重抄报送至省文化局剧
目研究室，编入了《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黄梅
戏》 第 7 集。《双救举》 署“左世和搜集”，“前
记”说明：“本剧仅流传于潜山、岳西一带，据
左世和说，1930年由潜山良友班唱过后，就很少
演唱了。”

1987年，王老在《黄梅戏艺术》第4期上发
表了著名文章《左四和与<女驸马>》，郑重作出
了“没有左四和，便没有《女驸马》”的定论。
字字千钧，一语定音地将左四和与《女驸马》融
为一体,给了左四和一个迟到但也是至高的名分。

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左老、王老既
是知音又是知己。他们默契配合，共同成就了经
典。同时，也相互成就。王老常说：我所接触的
第一位黄梅调艺人是左四和，我所记谱的第一首
黄梅调是 《五更调》。（《安庆文史资料》 第 22
辑）。可以说左老在无意之中，引导一个懵懵懂
懂的青年迈进了黄梅戏的门槛，并以此为终身事
业，促使黄梅戏苑平添了一位奇才，为黄梅戏加
速跻身于全国五大戏曲剧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故而王老在回忆《女驸马》首演时的合作者时说:

“还有那位质朴、憨厚，一直对我怀着深厚感情
的老艺人左四和。每当思念起他时，深深的内
疚便涌上心头。是的，我竟无力在这位与世无
争的老人被迫离剧团而去时，为他讲上一句公
道话。”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又
能为左老做点什么呢？只能是建议和呐喊了：
一、但凡今后演出黄梅戏 《女驸马》 或播放其
音像，宜通过字幕打印出“据左四和手抄本弹
腔 《双救举》 改编，原本搜集人左四和”字
样，显示对这位完整保留珍稀剧目的传播人应
有的尊重；二、《双救举》 属民间文学，五庙
虽然不是故事的发生地，但首位传承人是五庙
乡的左四和，既然改编者认可“没有左四和就
没有 《女驸马》 ”，是否可以得出“五庙乡是
黄梅戏 《女驸马》 的原创之乡”的结论呢；
三、今天的“冯素珍”“刘文举”们每年可否
到 《女驸马》 原创之乡来演唱一台完整的 《女
驸马》？一可让老区人民享受正宗的黄梅戏饕
餮大餐，二可借机反哺培育山乡“票友”“粉
丝”，厚植更加亮丽的黄梅新芽，以此缅怀左
老与王老的不朽功德。

闲说左四和与王兆乾及《女驸马》
程为丰

左老晚年照片（修缮图）


